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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愿 射阳河

仲春的运河载着碎金流淌袁我踩着青
砖的裂痕走进台儿庄战役遗址公园遥风掠
过城墙豁口时袁 忽然响起金属震颤的嗡
鸣要要要不是飞鸟惊起的余韵袁 而是 1938
年的月光正沿着弹道轨迹簌簌坠落遥那座
用三千枚弹壳熔铸的纪念碑袁此刻在夕阳
里吞吐着历史的烟尘遥

五十三处战争遗迹如同未愈合的伤
口袁在重建的古城肌理间隐隐作痛遥 我抚
摸清真寺外墙的弹孔群袁指尖突然触到某
种温热的震颤遥讲解员说这是今年新设的
体感装置袁我却宁愿相信袁是那些嵌入墙
体的铅质记忆在春日返潮遥每处弹孔都在
全息投影里舒展成血色牡丹袁花瓣上滚动
着虚拟的硝烟露珠袁而真正的刺痛来自展
柜里那枚变形弹头要要要它曾穿透十九岁
机枪手的胸膛袁最终嵌进叶论语曳残卷的
野仁冶字中央遥

在复建的关帝庙戏台遗址袁褪色的楹
联裂缝渗出铁锈气息遥 AR 眼镜中袁我看见
炊事班长老赵将情报塞进武生戏服的翎
子里袁日军少佐的军刀劈开野精忠报国"冶
额的刹那袁满院梧桐叶突然化作纷飞的家
书遥 最震撼的是西厢房虚拟展馆袁三万片
带弹孔的青瓦悬浮成星图袁 每触碰一片袁

耳畔便响起不同方言的诀别絮语院山东汉
子嘱咐野把麦种留给村东头孤老冶袁湖南伢
子念叨野腊肉埋在灶膛第三块砖下冶袁而那
个永远停留在十五岁的川军少年袁反复呢
喃的只是野娘袁我鞋底纳厚些没有钥 冶

月光漫过"血色巷道"时袁全息投影
在脚下绽开血花遥 1943 年的春寒在仿旧
墙砖上凝结成霜袁 虚拟的刺刀寒光中袁我
望见卫生员小周用最后半卷绷带捆扎叶康
熙字典曳遥她牺牲时护住的不仅是典籍袁更
是一个民族对文明的最后坚守遥此刻巷道
转角传来童声笑语袁几个红领巾正在扫描
墙上的二维码袁他们手机屏幕里袁当年的
弹雨突然化作漫天白鸽袁每片羽毛都载着
不同语言的和平祈愿遥

遗址公园最深处藏着 野沉默之井冶袁八
百个日军钢盔倒扣成环形阵列遥 春雷滚过
时袁这些战争容器忽然共振出低沉呜咽袁井
水在特定频率下显现各国反战诗歌遥 有位
母亲抱着婴孩俯身观望袁水面倒影里袁血腥
的野三光政策冶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盔交
替闪现袁最后统统融进婴孩澄澈的瞳仁遥

登上运河畔的观景台袁暮色正将古城
墙的弹孔染成琥珀色遥对岸新栽的樱花林
簌簌作响袁每株树下都埋着未爆弹改造的

生态肥料遥 年轻导游说这是中日合种的"
和解之林"袁 我却看见八十年前的鲜血仍
在花瓣脉络里奔涌遥 当夜航货轮拉响汽
笛袁 声波震落的花瓣雨飘向遗址公园袁触
地瞬间竟化作电子屏上的和平宣言袁在英
烈墙与樱花林之间流转生辉遥

离园时经过弹壳铺就的星光小径袁智
能地灯随脚步渐次亮起遥每盏灯里都封存
着阵亡将士遗物院半块怀表永远停在冲锋
时刻袁断齿的木梳仍缠着青丝袁最揪心的
是那封未寄出的婚书袁墨迹在玻璃罩内循
环着干涸与洇晕遥值班员说这是物联网记
忆系统袁我却感觉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神
经网络上袁那些永不闭合的弹孔袁何尝不
是民族记忆的呼吸孔钥

夜色浸透古城时袁遗址公园启动了月
光保护模式遥 五十三处遗迹同时泛起青
辉袁宛如大地佩戴的银色勋章遥 风穿过清
真寺残破的穹顶袁奏响安魂曲与摇篮曲的
和弦遥 此刻我忽然懂得袁这些刺入城市肌
体的战争伤痕袁早已在年复一年的春草萌
发中袁长成了最坚硬的和平图腾要要要它们
不是历史陈列馆的标本袁而是始终跳动的
时代疫苗袁提醒着我们院有些泪水必须结
晶成盐袁方能永远守护人性的海平面遥

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纪行
阴颜玉华

红色记忆

阴贺寿光

20 挂零时从射阳走出去的李锦先生袁55
年后回到家乡射阳袁自家出资出力袁办起一个
展览馆袁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汇报野少小离家老
大回冶的经历和作为袁以及家风尧国风给予他
人格的熏陶和意志的铸就袁 他说自己一辈子
只做好一件事情院调查研究遥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钥 李锦入伍袁在部队搞
新闻成绩突出遥后来到新华社当记者袁更是同
调查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遥 他屡屡突破政治禁
区袁屡获全国好新闻尧新华社社级好稿奖袁人
民日报用稿量一度居全国记者第一位遥 这是
成功遥 野成功冶是促成他进一步沉下去调查研
究的催化剂浴 他也曾被人批为资本主义吹鼓
手袁报道被人质疑并对其做调查袁下乡采访被
派出所扣留过袁 甚至成为本单位唯一没有提
工资的人噎噎这是挫折遥 野挫折冶会让人灰心
丧气遥但对李锦袁野挫折冶却如弹簧受压形成反
作用力袁激励他更加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遥

怎样做好这件事钥 一个人袁在
一个村庄一蹲就是 50 天袁连续多
年遥 就是他调研的一个缩影遥

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袁 也使他
野下情上达冶保有着一定的通道遥

他走向了更大的成功遥 党和
国家主要领导人给予他充分肯
定院野你有发言权冶浴

过来的几代国人都记得伟人
说过一句话院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遥 冶

说李锦野你有发言权冶当然不
是指他的资历和地位 袁 不言而
喻要要要来自他的调查研究浴

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冶是
真理遥 那么野有调查就有发言权了
吗钥 冶不一定遥 伟人还说过院野不做
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
权遥 冶确保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可
信度是前提遥 选择合适的调查对
象袁 设计科学的调查问卷或调查
方案袁 充分调动调查对象的积极
性袁 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遥 李锦编织起一张由 500 多
个问题组成的农村调研提纲袁一
个树根袁三个树枝袁15 个树杈袁70
多个小叉到 500 多片树叶的树状
调查网袁 把亟需破解的难题一个
个列出来遥 保证了调查结果的代
表性和可信度遥 他还将亲历的事
情按顺序整理成 叶调查研究三十
六法曳袁成了国家有权部门野练好
调查研究基本功的好教材遥 冶

行文至此袁也许读者会问袁李

锦的学风尧作风尧文风噎噎汇成调查研究之风
是如何养成的呢钥 我们回头从野李锦调查研究
暨家风展览馆冶这个馆名说起吧遥 野调查研究
暨家风冶联缀成句是很野新鲜冶的组合遥 野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冶指的是党风尧政风袁和家风虽
有一定的关联袁但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遥 调查
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袁用于收集尧分析和解
释数据袁以了解特定现象或问题遥 而家风则是
一个家庭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的体现袁 对家
庭成员的行为和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遥 研读
李锦袁必当以家风开篇遥

李锦先祖是苏州移民到盐城尧建湖袁直到
他的祖父辈再次移民并定居中兴桥遥 其祖重
视读书袁多行善事遥 外祖三代私塾遥 自共产党
开辟盐阜根据地袁其父辈参加革命遥 前辈懿行
嘉言成家风之源袁近尧当代见诸文字院忠良孝
亲尧好读上进尧积德行善尧艰苦勤俭成文脉特
色遥续建家规袁再弘家风袁固守国风本色袁营构
和谐家庭袁激励奋斗人生袁均以此为基础遥 前
辈历尽苦难尧移民奋勇开拓的不屈不挠精神袁
一直影响着李锦及其弟弟妹妹们的成长遥 李
锦归纳了野先父十四功冶野先母十八德冶袁揭示
了其家族精神文化的传承袁 家庭中长辈的言
传身教尧价值观的传递袁学校教育中对品德尧
理想的培养袁 就是他奋斗精神的来源和人生
正确初心的形成遥

家风乃国风一脉遥 李锦展馆大致分为四
部分院寒门奋发读书郎袁庄户人家好记者袁振
兴中华匹夫情袁承上启下美家风袁浑然一体袁
毫不牵强遥 家风与国风之间紧密相连尧本质相
通尧相辅相成遥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形
成的风气尧风格和风尚曰国风则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所呈现出的整体精神风貌尧 文化传统和
价值取向遥 二者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和价值
观的体现袁都蕴含着对真尧善尧美的追求以及
对良好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尊崇遥

家风同国风之间袁 还有一个天然延展的
过渡带要要要家乡风遥 李锦爱国尧爱家尧爱家乡袁
野爱家乡冶容易被人认为是有家乡观念袁那就
是极大的误解甚至是偏见了遥 李锦的 野爱家
乡冶绝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偏爱遥 他回家次数不
多袁时间不长袁但每回都要在家乡做些社会调
查袁作为记者就是采访遥 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
索就会写成稿件袁 投向媒体遥 他对家乡的宣
传袁特别严苛袁一不是简单的好人好事袁二不
做浮光掠影的动态文章袁 而是立足于调查研
究袁形成思辨性尧启示式深度报道遥如叶农业能
不能富县富民钥 要要要射阳县推动农业走向市
场的启示曳一文渊发表于 1997 年 5 月 21 日
叶人民日报曳冤 对射阳县由农业大县走向农业
强县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遥 几十年间袁李锦对
家乡的丹顶鹤保护尧射阳港开发尧棉花百万担

和农业产业化等大主题多次给予报道遥 还直
接尧间接为家乡带出了一批会思考尧能写稿的
新闻通讯员遥

把家乡风纳入家风似乎有点勉强袁但是袁
优良的家风汇聚起来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气要要要乡风袁进而影响国风曰而积极健康的国
风又会为乡风尧 家风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
境和价值导向袁促进家风的传承和发展遥 李锦
兄弟姐妹这一辈袁 所生 6 子女袁 全部考上清
华尧北大等重点大学袁个个成人袁人人成材遥

李锦本人袁在家风熏陶尧国风沐浴中袁一
路走来袁创造了数不清的野第一冶院第一位被人
民群众称赞为 渊新华社的冤野庄户人家的好记
者冶曰被舆论界称为野当代中国调查研究第一
人冶曰 第一个发出中国 野万元户冶 传真照片曰
1980-1982 年袁 他是人民日报采用稿件尧获
奖数量全国记者第一人曰1987 年 5 月袁 他在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野贫穷落后 令人不安冶
的文章和 24 次连续报道袁引发野初级阶段冶理
论旋风袁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报发表批评报
道第一支笔曰1995 年袁 他通过调研提出资本
经营论袁解放野资本冶这个词袁成为新闻记者转
变为理论家的第一人曰2011 年起袁 他担任中
国企业报总编辑袁 成为国企改革重大政策解
读第一人噎噎至于 野第一时间冶尧野第一声冶等
野第一冶袁那就不胜枚举了浴

面对李锦近四十本著作袁 十几家著名高
校兼职教授的聘书袁一年 39 个对开整版大报
的理论文章袁70 岁后每年还写出 150 万字高
质量的理论创新作品噎噎许多人包括笔者都
不敢相信院 这个人有多么敏锐尧 深刻的洞察
力钥有多么惊人的笔力和坚持的毅力钥有多么
感人尧引人的人格魅力浴 显然袁仅仅用个野勤
奋冶是远远不够的遥

家国风正一帆悬浴 野李锦现象冶的出现袁是
一个时代的幸事浴 没有政治清明的解放思想尧
广开言路袁一万个李锦也冲不上大流浴 当然袁
即使国风浩荡如今日袁 也不可能一下子涌现
出一万个有思想尧有能力尧有勇气的李锦浴 这
就叫万事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遥 人之成材袁家风
固然重要袁国风更不可轻浴 而成材者的自身素
质才是根本要要要李锦就是新时期特殊材料铸
就的一位中国人遥

李锦这个馆其实可称野双风冶馆袁家风+调
查研究之风袁正符合一个词袁叫野家国情怀浴 冶
野家冶是人生开始的地方袁是共同生活的眷属
和他们所住的地方曰野国冶是人生理想的源泉曰
野情怀冶则是一种感情尧一种寄托尧一种希望遥
这是一种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遥

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 如何在
变局中开新局钥 国族呼唤院企盼天公再抖擞袁
不拘一格降人才浴

家国风正一帆悬名家有约

人间真情

阴鲁声娜

四

姨

飘香的大锅饭
阴刘义飞

美好时光

目前农场羊肚菌的采摘即将告一段
落袁 原本在办公室方寸之间工作的我袁前
一阶段也经常性地加入支农的志愿者队
伍中来遥在菌菇种植基地里的工作紧张又
忙碌袁而当我们大家一起围聚在大锅前就
餐的场景之时袁恰似一把钥匙袁悄然打开
了记忆深处尘封已久的大门袁因为小时候
农忙时节吃大锅饭的悠悠岁月实在是令
人印象深刻遥

孩童时期肩挑手扛是农忙期间的主要
方式袁有的同姓家族仿若紧密咬合的齿轮袁
还留着团结协作的传统袁 一同投身于繁重
的劳作之中遥 田野间袁麦浪金黄袁长辈们头
戴草帽袁手持镰刀袁躬身前行袁利刃过处袁麦
秸簌簌而落遥 他们的衣衫被汗水反复浸湿袁
紧紧贴在后背袁那一道道汗渍袁宛如岁月镌
刻的勋章遥 而年幼的我们袁在一旁自顾自地
玩耍袁对长辈们的艰辛浑然不觉遥

村子里袁草堆宛如一座座绵软的小山
丘袁成了我们肆意嬉戏的乐园遥 在草堆上
攀爬跳跃袁时而钻进草垛的缝隙袁如同隐

匿在秘密城堡中的小精灵曰时而又从草堆
顶端滚落袁惊起一片草屑纷飞袁笑声在空
气中肆意回荡遥小树林亦是我们探险的天
地袁 穿梭于斑驳树影间袁 寻觅着鸟巢尧野
花袁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遥 唯独河
边袁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雷池遥 村里流传
着诸多因河边失足而酿成悲剧的往事袁父
母的严厉告诫时刻在耳边回响袁 稍有靠
近袁便可能招来一顿狠狠的责打袁这让我
对河边既充满好奇袁又心怀敬畏遥

家中的妇女一大早便围绕着那口黝
黑的大锅忙碌开来遥他们分工明确袁挑柴尧
刷锅尧 洗菜一系列工作配合得井然有序遥
掌勺的任务一直由三奶奶负责袁只见她手
持一柄长柄铁铲袁有限的荤腥与质朴的蔬
菜在热气腾腾的大锅中相互交融袁在简单
调料的催化下袁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遥

即便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尧缺油少盐
的年代袁家家户户都想尽办法在农忙时节
让家人吃得丰盛些袁以最大程度慰藉一天
的劳累遥 闻着香味的我们早就围在大锅

旁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中珍馐袁吞咽着
口水遥 饭菜出锅袁父辈们总是以孩子在长
身体为由将自己碗中为数不多的猪肉夹
到我们碗中袁我们贪婪地享受着他们的馈
赠袁大快朵颐起来袁却从未留意过他们碗
里尽是菜帮与瓜干遥

众人围坐袁或蹲在田埂边袁或坐在简
易的木凳上袁 共享这顿饱含温情的大锅
饭遥 大人们一边谈论着庄稼的收成尧来年
的农事规划曰我们则嘴里塞着食物袁含糊
不清地分享着玩耍时的趣事袁 欢笑声尧交
谈声交织在一起遥

如今袁身处农场支农的当下袁农业早
已不是当年的情景袁不仅机械使用越来越
全袁越用越智能袁人们的劳动汗水业已不
见袁种田如今成为最为轻松的行业遥 而这
次支农经历袁 让再次品尝大锅饭的我袁承
载着那段纯真无邪童年岁月的往事袁成为
生命长河中熠熠生辉的珍贵宝藏袁时刻提
醒着我从何处来袁以及那些永不褪色的温
暖与美好遥

一
不幸的四姨不幸又患了癌症遥
确诊时四姨还不到五十岁袁离婚多年袁有一子袁尚未立业成家遥
那年十二月初袁一直怀疑自己重感冒的四姨袁在医院袁却被从胸腔中

抽出了大量积液袁 并被诊断为癌症遥 几天后四姨转到上海手术并接受化
疗袁之后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检查尧用药尧检查尧用药遥

四姨是我最小的一个姨妈遥我很多儿时的记忆都与四姨紧密相连遥小
时候袁每到寒暑假袁三姨尧四姨就要骑自行车带我和弟弟去外婆家遥 外婆家
的老房子和那偌大的梨园里袁留下了我们许多快乐童年的回忆遥 即使长大
以后袁寒暑假在四姨家待上几天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遥 印象中的年轻
时的四姨袁浓眉大眼袁圆圆的脸袁留着一根黑黑的长长的粗粗的大辫子袁健
康尧时尚尧美丽尧自信尧活跃袁歌唱得好舞跳得棒袁又能说会道袁好像还是当时
大队和公社宣传队的积极分子袁后来被推荐上了农大遥 听说我儿时哭闹她
常这样哄我袁不哭不哭袁四姨跳个舞给你看看袁然后就以我为圆心袁声情并
茂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遥 我考上大学那年袁四姨作为整个家庭的代表专程
送我去学校遥 在学校袁 她极其仔细周到地为我安排好入学入住的一切事
宜袁 临回来前还再三将我托给同宿舍的女生袁 托给在当地工作的她的熟
人袁还有当时同学校的一位高年级的老乡渊我现在的先生冤照应遥

四姨是个能干的人袁性格直率袁心灵手巧袁做事认真袁并且干净利落袁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遥 四姨极爱整洁袁家中桌椅用具袁她天天擦了又擦抹
了又抹袁所有物件总是一尘不染遥 每一件衣衫袁哪怕已很陈旧袁也总洗得干
干净净袁叠放得一丝不苟遥 和所有女人一样袁她很爱美袁但同时她又很俭
朴遥 买一件衣服总要跑许多天比较许多家袁为的是买最适合自己的同时又
是最经济实惠的遥 同一条裤子袁她能够依据流行时尚和自己的胖瘦作多次
修改袁穿在身上却总能显得得体大方遥

四姨视儿子为生命袁对儿子极尽细致关切遥 儿子是她唯一的寄托袁唯
一的希望袁也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依恋遥 她执着地相信儿子的每一个承诺袁
任何时候总是为实现儿子的每一个愿望而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袁 而儿
子的每一点进步袁哪怕极其细微袁也都让她感到由衷的欢欣遥 四姨是坚强
的袁感情的尧婚姻的曲折磨难虽使她身心俱疲袁但并没有打倒她袁一个人默
默支撑经营自己的小家袁独自带大了孩子袁却难得听到她一句怨言遥 而她
的生活又应该是非常单调寂寞的袁虽然她总说已经习惯了袁但我仍然难以
想象袁长期以来袁她是如何经常一个人做饭又一个人又把饭咽下遥 总见她
把毛衣拆了织袁织了拆袁我女儿刚出生时袁她还专门为我女儿织了好几件
非常漂亮的毛衣袁楼下的邻居说袁她甚至为儿子未来的孩子已经织了好几
件毛衣浴

在上海进手术室前袁四姨塞给一直陪伴她的三姨一封信遥 信袁是她悄
悄写下的袁泪渍斑驳袁是给儿子的遥 信中袁她嘱托儿子袁忘记妈妈的缺点袁记
住并学习妈妈的优点袁好好做人遥 三姨读了信袁一次次泪流满面遥

二
经过近十三个月的痛苦挣扎袁四姨还是无奈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遥
四姨最终死于肺癌遥
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了袁四姨将家里所有的东西进行了一次重新整理袁

并在儿子放国庆假回家时一一告知明白遥 她还从影集中精心挑选出一张
自己的相片袁亲自到照相馆去放成一大一小两张遥 有一天我去看她袁她将
那两张相片拿给我看袁问我效果怎样遥 她告诉我袁她已将遗书都写好了袁还
说袁走的时候准备穿自己平时经常穿的那些旧衣服袁一是自己习惯了感觉
自然点尧舒服点袁二是不想让到时去看她的人有生疏感遥 除了不停息的喘
与咳袁四姨与我谈论这一切时袁语气尧表情都极平静袁平静得让我不忍卒
听遥

即使在她生命最后一段极其痛苦的时光袁 为了不影响大学在读的儿
子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袁她坚持不告诉儿子实情袁不让通知儿子回家遥 最
后不得已四姨又住进了医院袁一个傍晚袁四姨用了很大的力气一个人悄悄
从医院走回自己的家袁在空无一人的屋里袁四姨禁不住悲从中来跌坐在地
放声痛哭袁悲伤的哭声惊动了楼下的邻居奶奶袁邻居奶奶劝慰不住索性陪
她也痛哭了一场遥 那是四姨在她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最后一次回到自己的
家遥

之后不久袁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夜晚袁她坚持到看了匆匆从外地赶回的
儿子最后一眼袁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袁便永远闭上眼睛作别了她深为眷
恋的人间世遥

三
抽屉里有一张放大的封了塑的黑白半身单人相片袁 相片上的人是年

轻时的四姨遥 相片上的四姨袁圆脸袁浓眉袁眼睛大而有神袁两条短麻花辫自
然垂落在饱满的脸颊边袁甜甜的微笑中流露出勃发的青春与美丽遥 这正是
我儿时记忆中的四姨的形象遥

相片是四姨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送给我的遥 当时袁她把相册拿出
来袁给我看她遥我随便翻着相册袁看到了这张袁说袁这张挺好袁她立即说袁你要
么钥 不容我回答袁接着就说袁送给你袁就放在了我的手上袁送得那样急迫而
干脆遥那阶段袁我感觉袁她总想送我些东西遥比如说袁一件别致的小衣服袁还
立即强调说袁新的袁我没穿过遥 我故作轻松自然地对她笑袁说袁你留着袁马上
病好了自己要穿呢袁她便不吭声也不勉强遥 那些东西袁她曾经是多么地珍
爱遥 有的东西袁直至她生病前还一直没用过袁只偶尔翻出来看看袁欣赏欣
赏袁到了生病治病的时候已没有再用的心思与必要了遥 看得出来袁我拿了
她这张相片袁她心里大概是挺高兴的遥

去年的一段时期袁四姨曾几番入我夜梦袁梦中的她袁有时平静袁有时轻
松袁有时则让人悲伤遥 有一次袁我梦到自己也得了绝症袁医生说仅剩一个月
的时间袁于是体会到了人之将死的深刻的无奈与悲凉袁责备自己四姨去世
前怎么没有多多地去看望她陪伴她袁终于在恸哭中醒来遥 国庆假期袁送走
先生外地来访的同学后往回赶的路上袁我说袁白天又没想到四姨夜里不知
怎么又梦到四姨了袁先生没搭话袁几分钟后车开到集镇上时袁先生突然停
车袁说我去买点纸袁我们去看看四姨遥 先生话音刚落袁我就开始流泪袁那泪
似乎早就蓄积在那里等候在那里袁那么自然那么顺畅地不停地往下流袁汩
汩地流袁一直流到我站在了四姨的墓碑前遥

嵌在四姨墓碑上的袁 正是她生前自己亲自选定与冲印的那张彩色相
片遥 短发袁双颊瘦削袁神态冷静袁因为模糊袁看上去似乎又有几分茫然袁好像
是在竭力想着什么事遥

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袁薄淡的太阳光斜照在四姨墓碑的相片上袁照
在周围林立的墓碑镶嵌着的或黑白或彩色的相片上袁公墓里一片寂然遥 寂
然之中袁多少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正在安睡遥 每一块墓碑下袁每一张相片后袁
都有一段已经冷却了的人生故事袁那些曾经的爱与痛尧欢乐与忧伤尧成功
与失败尧满足与遗憾袁一切的一切袁终究都化作了一捧灰袁与一截嵌着他
渊她冤的相片的冷冷的墓碑为伴遥 迎着夕光离开墓地袁回望间袁一缕白烟悠
悠飘动在四姨的墓地袁三两只鸟袁寂静的碑林间无声飞起袁又无声落下遥 那
一次以后直至现在袁不知为什么袁四姨就一直没再进入我的夜梦遥


